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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天伦到百年
——为同窗校友毕业50周年回母校而作

􀳌 60级 李杰忠

同窗共读整五载，惜别重逢又五十。
风华正茂已不在，瞬间已过花甲年。
大学生活多美好，同学手足情谊浓。
玉泉学堂书声朗，大师授业多精辟。
红场阅兵真威武，金水桥边国庆欢。
通县劳动挥汗水，香山植树情意重。
报效祖国建四化，奉献青春佳年华。
夕阳生活无限好，共享天伦到百年。

沁园春·九三大阅兵
􀳌 武道钰

威武雄狮，亮相京城，震撼阅兵。
看男女方阵，英姿飒爽，铿锵步履，
万众倾情。仰望蓝天，银鹰掠过，发
出神州怒吼声。洪流滚，视庞然铁
甲，鬼魅魂惊。 曾经血雨风腥。那
年月，倭魔施兽行，肆三光政策，家
亡国破，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禹甸
今朝，强军固本，重器生辉御战争。
东瀛闹，警钟当长响，捍卫和平!

我默默地肃立在卢沟桥上
􀳌陈国良

我默默地肃立在卢沟桥上，
脑海浮现出七十八年前的烽火景象：
日本强盗鲸吞神州大地的野心，
在谎言的外衣和连串的借口中无限膨胀。

神圣的沃土惨遭侵占年年沦丧，
五千年文明古国面临生死存亡。
命运多舛的民族到了危急的时刻，
被迫以血肉之躯共筑一道御敌的屏障。

当凶恶的豺狼再次露出贪婪的目光，
守桥的将士怒吼“我死国生”奋起抵抗，
四万万同胞从此挺直了坚强的脊梁，
全面抗战的枪声就在这里开始打响。

从戎报国成为热血青年的时尚，
视死如归纷纷奔赴杀敌的战场。
操起大刀长矛直面现代化的武装，
卫国的壮举创造出彪炳千古的辉煌。

我静静地长跪在卢沟桥上，
点燃一炷虔诚祭拜先烈的心香。
腥风血雨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
勇士的英名将会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

永定河水穿过桥洞缓缓地流淌，
浪花深情地把抗战的故事代代传扬。
受尽屈辱的炎黄儿女懂得和平的珍贵，
正齐心协力实践复兴中华的宏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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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 70 周年之际，我深深怀念和尊
崇伟大的儿童教育家陶行知先
生。早在 1931 年他就主编《儿童
科学丛书》，以实现科学救国之梦。

他在 《牛顿和伽利略》这首
儿歌中写道:“中国要牛顿，也要
伽利略。”

抗战爆发后，他多次为儿童
写抗日儿歌，激励孩子们憎恨日
寇，献身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正
义事业，“做一个抗日的小孩”。

1932年1月28日，在日寇侵犯
上海后，他写了同名儿歌《一·二八》：

一·二八，一·二八，
十九路军顶呱呱！
枪炮瞄准向外放，
一发一发又一发。

一·二八，一·二八，
中国工人顶呱呱！
武装起来打东洋，
东洋不敢过闸北。

一·二八，一·二八，
中国老农顶呱呱！
知道士兵吃不饱，
一担一担鸡鹅鸭。

一·二八，一·二八，

中国学生顶呱呱！
活龙活虎义勇军，
丢掉书本来厮杀。

一·二八，一·二八，
中国商人顶呱呱！
决心不买东洋货，
东洋老板都急煞。

一·二八，一·二八，
中华名族顶呱呱！

打到少将打大将，
东洋才知中华辣。
一·二八，一·二八，
东洋帝国该倒塌！
联合起来拼老命，
拼命胜过拜菩萨。
这首儿歌琅琅上口，易懂好

记，感染力强。1936年，他又为
儿童写了“九·一八”五周年纪念
儿歌。1939年，他还在重庆附近

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
难童的育才学校。

陶行知先生用自己的儿童诗
在孩子们的心田播下了爱国反帝
的种子和科学救国的种子。可惜
他的这些儿歌当年没有被音乐家
谱成歌曲，知道的人不多。值此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之际，在此
抄录这首儿歌，以缅怀陶行知学
生以生命和热血叙写儿童诗的事
业，体会它们的韵律、基调、节
奏，以滋养当代教学工作者的思
想境界，发扬爱国敬业精神，提
高从事教育的活力。

读陶行知先生的抗日儿歌
􀳌 范洪义

当我还沉浸在物理竞赛的题海中无法
自拔时，中国科大就已成为我的启明星，
伴我同行。

被“玩”物竞的人奉为“圣经”的
《力学篇》和《电磁学篇》是科大赋予我的
第一份礼物。书中程稼夫老先生那巧妙的
思维曾无数次点亮我的灵感，那严密的逻
辑曾无数次吸引我前行。每当我看到“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这行小字，心里
都会燃起对物理的极度好奇与对知识的渴
望。物竞题海，如夜空般暗无边际，科大
就是夜空中的那颗闪亮的星，给了我一个
支点，让我得以撬动知识的大门。

后来，上了高三。那时的我，对未来
的 路 还 不 甚 清 楚 。 去 哪 所 大 学 ？ 学 什
么？……仿佛置身于茫茫夜空，我的前路
还笼罩在一片迷雾中。此时，科大成为我
的北极星，指明了我要走的方向。有学长
回来做报告，有同学参加冬令营回来相互
交流，渐渐地，科大的轮廓逐渐在我脑海
中成型——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培养未来
20 到 30 年各领域的精英人才，多么霸气
的追求，却又是多么朴实的愿景！这不就

是我内心一直追求的方向么？
随着对科大越发关注，她在我心中的

地位也越发清晰——愿得科大心，白首不
分离。面对社会上的功利与浮躁之气，科
大却独树清风，把科学的真谛发挥到了极
致。这点点星光照亮了我的内心，把我引
上了一条纯粹的科学之路。

如今，我已是一名科大人，走进校门
的那一瞬间，仿佛整个人都脱胎换骨。正
当我暗自欣喜地认为我已经到达了“科学
的彼岸”时，科大图书馆立刻给了我一个
下马威：这个学，那个论，一串串根本看
不懂的书名，让自信过头的我冷静了下

来。是的，科学也许就是一片未知的黑
夜，我们摸索其中，任何自以为到达了科
学彼岸的想法都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科大，

“狠狠”地教训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她
让我更加认识到科学世界的无穷无尽。

这就是我眼里的中国科大。于我而
言，她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我彷徨无
助、不知所措时，在我茫然若失、进退维
谷时，在我心高气傲、自命不凡时，她用
那光亮，驱走我身边的或心里的黑暗。

走在夜晚的校园里，有时我会抬头看
看天空。这时，我总会想到我的明星，我
的中国科大。

夜空中最亮的星􀳌 PB15000 雷沛涵

当我和人聊起科大学生民乐
团的时候，有人问我，如果让你
用一个词来形容科大民乐团在你
心中的精神气质，你怎么说？我
一时语塞，并不是因为我无法找
到这样一个词，而是由于我忽然
意识到原来一个上百人的团体竟
可以是一个如此复杂的存在，她
的每一个侧面都能够反射出不同
的重点和意义。来来去去的每一
个人，团体发展的每一个时期，
甚至是每周一次的排练，都在不断
地赋予这个集体以新的含义。我
2011年入团，四年对我来说，乐
团的意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
一个不时去放松一下，可以结识
新朋友的地方，变成了某种更为
重要的存在。我想团里的其他人
也一定能或多或少感受到这种流
变。人尚且如此，团体本身气质
的变化必定更加令人惊讶，只是
我们身在其中无法察觉而已。

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流变，让
我很难去给乐团的精神气质做一
个准确的描述，或者说，到底什
么才是乐团凝聚力的源泉？

我首先想到了音乐，想到了
每周一次的排练，整整 3 个小
时，三、四年如一日的过程中大
家所付出的时间和汗水。我常跟

对乐团不了解的人说，如果你周
一到周五随便找一个晚上，去东
活 7 楼看看，十有八九都能碰到
正在练琴的乐团孩子们。四年
间，我在 7 楼听过喵的 《霸王卸
甲》，晴格格的《兰花花》，小睿
睿的 《三门峡》，男团的 《冬
至》，小畅的《走进快活岭》……
还有许许多多同样优秀的演奏；
四年间，也曾和大家一起攻克了

《月儿高》、《童年的回忆》、《台湾
追想曲》、《燕子》、《庆典》这些
初看起来高不可攀的合奏大曲。
每年的音乐专场演出，当最后一
首曲子的尾音在观众的屏息凝神
中渐渐消失时，我喜欢环顾四
周，看着大家被汗水浸湿的袖口
和闪亮的眼睛，我开始相信，音
乐确实在我们之中流淌。

然而，随着我和乐团相处的
时间越来越长，我渐渐明白音乐
是乐团生存发展的载体，是我们
赖以和外界沟通，发出自己声音

的工具，是我们团员所共有的第
三语言，但是，却不能算是我们
凝聚力核心的全部。

有一次我去排练，一进 7 楼
排练厅就听到二胡那边岳岳和其
他几个人一起打着拍子练技术难
点；这边小明和基王边聊天边咚
咚咚的给鼓校音；弹拨声部小含
含在神情严肃的弹着一首我没听
过的曲子；喵拿着手机靠在椅背
上正在和卷卷说着一些好玩的事
情，笑得很甜；小卢和老向在一
边热切的讨论着什么，估计是关
于毕业去向的话题；而小畅和老
老向等一众吹管则坐在后面神情
悠闲的贴着笛膜。就是那个时
刻，我猛然意识到，原来在音乐
之下，我们的团体是如此的丰富
而包容。乐团里的每一个人，都
把自己的生活带到了乐团，无论
什么事，只要和团员有关，都值
得成为大家关心讨论的话题，无
论是快乐的、悲伤的、喜悦的、
纠结的、还是迷茫的，总有那么
一群人能够与你分享，默默陪伴
在彼此左右，这是让人感到无比
慰藉和温暖的。排练之余，我们
一起组织各种活动，一起腐败、
一起打球、一起玩桌游，每周总
有那么几场活动能提起你的兴

趣，甚至当你的爱好跑偏到了喜
欢养鱼弄草的地步，在乐团也绝
对不乏同道中人。所以我想，如
果说音乐是我们这个小小社团得
以存续的基础，那么友善和包容
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之一。

小畅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至
今印象深刻，专场前一天晚上，
我们几个坐在礼堂等待音响老师
调校话筒，小畅忽然转过来对我
说：“每年专场前我的心情都很纠
结，既希望专场快点到来又不希
望时间过得太快，因为专场过了
就意味着又有一批人要走了，又
有一个时代要结束了。”我不知道
说什么，因为感同身受。每年专
场之后，就到了六月，老团员离
校迫在眉睫，其中很多人都是在
四年甚至更长时间 （最长有九
年） 和大家朝夕相处，为了社团
毫无私心共同奋斗的伙伴。分离
不止意味着乐团的日常工作将面
临不小的考验，更多的是情感上
的不舍和怀念。但我们心里也都
明白，离别是社团的常态，只有
不断的吸收新鲜血液，才能将社
团的精神很好的延续下去。为
此，我们每年都会开设各种乐器
教学班，尽量以最开放的姿态来
欢迎喜欢民乐，对社团感兴趣的

新成员，哪怕是一点乐器基础也没
有的同学，也可以很好的和团里的
大家相识相知，在乐团找到自己的
一席之地。很多去年新入团的团
员毛毛雨和卷卷宓都已然成为社
团新一代的骨干力量。这不能不
说是得益于乐团自由开放的文化。

音乐、包容和开放，我想其
实能用来描述学生民族乐团的关
键词一定不止于此，正如我之前
所说，乐团的意义丰富而富于变
化。然而有一天晚上，我想起赫
拉克利特所说的“相信变化才是
唯一的永恒”，我忽然意识到这可
能同样适用于乐团，音乐、包
容、和开放这三个词汇本身就包
含了变化的含义。回想民乐团的
过去，从13年前建团开始就一直
徘徊于众人视线的边缘，默默地
进行着属于自己的蜕变，不拘泥
于形式和环境，不断探索音乐上
的可能性和人与人相处的和谐
性，同时又并不急于求成，而是
自得其乐的做好眼前的小事，宠
辱不惊。这种坚定与淡然让我想
到郊外岁岁枯荣的野草，四季交
替，盛衰轮转，与草何妨？

“野草漫生！”我忽然脱口而
出，这是我所能给予我们民乐团
的最高敬意。

野草漫生
——致学生民族乐团

􀳌 PB11206 孙鹤


